
38责任编辑：刘秀娟 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xinzuopin@126.com 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新作品·纪实

■■讲讲 述述

2004 年的初夏，我走进了一个美丽、幽
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
组美人盘旋起舞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
于花前树下，好像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
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境界：四壁上
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
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还有色泽虽已
斑驳但质地依旧光润的地板。这里居住的是
著名舞蹈艺术家、拉班舞谱的引进与推进
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
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

院落里的自然景致，看不出修饰过的痕
迹，朴素而庄重的楼房比它的实际年龄要年
轻许多。50年前，中国工人用建造人民大会
堂剩余的材料，在这里盖起了这两座华侨公
寓。坐落在花坛中央的篮球场，曾经是戴爱
莲的学生们开Party的舞蹈场所：彩灯高照、
舞曲飞扬、佳人起舞的热烈场面，想想都令
人神往。就连戴爱莲居所的客厅也曾是她的
学生们的舞蹈排练场。已经故去的画家吴作
人原是戴爱莲的老朋友和邻居；画家叶浅予
原是戴爱莲的丈夫——在这歌舞升平、诗情
画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只有积极快乐，没
有消极悲伤。

当时，戴爱莲已是 88岁的高龄，但在她
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
的喜悦。我们的交谈是随意而愉快的。我相
信任何一个人面对她都会循着她的心路历
程进入一个神圣的舞蹈殿堂，那殿堂是优美
的、灵动的、撼人心魄而不朽的。

戴爱莲的父母亲都是广东人。戴爱莲
1916 年 5 月出生在三代侨居加勒比海的特
立尼达岛。岛上棕榈成荫，椰林如盖，奇花异
草开遍道路两旁，林中栖息着各类飞禽。幼
时的戴爱莲最喜欢小巧的蜂鸟，它羽毛美
丽，飞翔时双翅高频鼓动，像一只翩翩起舞
的小精灵。

戴爱莲自幼对芭蕾舞和钢琴非常感兴
趣。1928 年，戴爱莲凭着优秀的天资考入了
特立尼达芭蕾舞蹈学校，几年后随母亲定居
伦敦。她曾在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
和玛利·兰伯特等舞蹈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
典芭蕾舞，后考入了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
室研习现代舞。由于父亲生意破产，戴爱莲
参加了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达亭顿庄
园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所举办的夏季 6周免
费舞蹈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现代舞。由于对
舞蹈的痴迷和热爱，年幼的戴爱莲渴望成为
这所学校持有奖学金的正规生。经过努力，
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
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情感表现方法、舞蹈技术
理论和拉班舞谱。

舞蹈这门艺术很早就吸引了戴爱莲，同
时上帝也赋予了她丰厚的舞蹈天资。特立尼
达岛有在“复活节”前狂欢的习俗，这使幼小
的戴爱莲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节奏
感很强，常担任儿童舞蹈的领舞，她五六岁
时就开始演出歌舞剧，成为这个岛上第一个
和白人学习芭蕾的华人。每逢演出，台下都
有人新奇地叫喊道：“看啊，中国小女孩！”

后来，戴爱莲经常登台演出，通过电视
屏幕和舞台，她已经成为当时英国家喻户晓
的名人。然而戴爱莲是一位特别有民族自尊
心的人，她自幼生长在海外，接受的是西方
的文化教育，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
人。在英国上学时她不会讲汉语，感到很可
悲。在大英博物馆里，戴爱莲阅读到英文版
的《中国历史》，这使她大开眼界。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尤其是盛唐文
化使她着迷。

1940 年的春天，她只身回到了祖国。她
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
的根。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为
艰苦，但戴爱莲不仅研究、教授中国舞蹈，还
亲自登台演出。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
她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爱国艺术家，如张大
千、叶浅予、丁聪、郁风等。到达内地后，她又
结识了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周恩来、邓
颖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在他们的
影响下，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一直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从此，她把中
国看成了自己的家，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
命运融为一体。北平解放那天，戴爱莲尽情
地跳，跳了一整天民族舞蹈，以抒发对祖国
的挚爱真情。

上世纪40年代，她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学
习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
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成为整理民
族民间舞并将其加工为舞台艺术的先驱者。
由她编导的舞蹈作品《荷花舞》《春游》《飞
天》于1955年在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
欢节上获奖。其中，《荷花舞》是女子群舞，由
刘炽作曲，徐杰领衔首演。舞蹈取材于流传
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由刘炽等
艺术家对其进行了加工后，戴爱莲于1953年
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她以比
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
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
练，于简洁中见功力。而 《飞天》 则为女
子双人舞，创作于 1954 年，由刘行作曲，
徐杰、资华筠首演。它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取
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以戏曲中的“长绸舞”
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以绸带飞扬
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
营造出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以表达人类对
新生活的希冀和向往。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与牵连，戴爱莲曾
中断了对舞蹈的研究。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
京舞蹈学校校长后，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
蕾。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还没
有条件生产做芭蕾舞裙所需要的细纱，演员
们在舞台上穿的纱裙都是用浆过的白布做
成的。她们穿在脚上的舞鞋，是由曾在上海
跟苏联人学习过制作舞鞋的沈师傅带领徒
弟们做的。起初演员们穿时感觉鞋子不太舒
服，后来舞鞋在制作工艺方面不断改进，得
到了完善。北京舞蹈学校除了对学生们进行
芭蕾舞的教学外，还教授中国古典舞、中国
民间舞、外国芭蕾舞、宫廷舞、历史生活舞和
文化课，在戴爱莲的倡导下，创办了传授亚
洲舞蹈的东方舞班。建校4年后，在周恩来、
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北京舞蹈学校
成功地排演了芭蕾名剧《天鹅湖》。

戴爱莲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
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戏，她看过梅
兰芳所有的演出剧目，她认为梅兰芳的京剧
舞蹈特别美。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
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在她
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
现 代、东 方、西 方、高 雅、通 俗、宫 廷、民
间……

戴爱莲称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
（Rudolf Laban）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
谱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她引进和普及了
拉班舞谱，始终以此作为教学的基础。她用
一个简单的比喻向我阐释了舞谱的重要性：

“什么是乐谱什么就是舞谱。如果音乐没有
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被流传
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拉班舞谱在国

际舞蹈界很通行，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拉班舞
谱年会，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她热情地
告诉我，她是第一个将拉班舞谱介绍到中国
来的人，虽然中国从事拉班舞谱工作的人数
不多，却具有国际水平。

戴爱莲很重视舞谱的原理和它的科学
性。她认为，很多艺术形式都是由文字来记
录的，比如人类用甲骨文和东巴文记录了历
史，中国古代用宫、商、角、徵、羽来完成音乐
的流传。由于舞蹈没有文字记录，许多人说
它没有文化而轻视它，使它处于艺术的边缘
状态。而舞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优势在
于容易被理解被掌握。它的符号形象、具体
而简单，它的作用就像文字一样，便于演员
理解编导的意图。

几十年来，她已经运用拉班舞谱记录下
了中国藏族舞蹈、秧歌、霸王鞭和其他许多
民间舞蹈了。她去云南时看到纳西族用东巴
文记录了古老的祭祀舞蹈，便由她的学生用
拉班舞谱记录了其中两段舞蹈。当这“东巴
舞谱”被带到国外展示时，前来参观的人当
中已经有人读着拉班舞谱跳出了源于中国
800 年前少数民族的祭祀舞蹈了，这令在场
的人非常激动。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内，同时陈
列着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和世界上另外三位
女性舞蹈家的肖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
舞蹈事业已经成为戴爱莲生命中的一部分，
虽然她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从不抱怨，无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都没有终止过练功。
在她的眼里，芭蕾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
枯燥和残酷，而是一门快乐的艺术。幼年在
英国时，由于她的个子小而不能进入芭蕾舞
团。她说，她可以不进，只要允许她上芭蕾
课，她就已经很高兴了。

为了请戴爱莲提供一些与我稿件相关
的图片，那年的晚秋时节，我又一次敲响了

她的家门。“来了，来了……”她总是以这热
情、朴素的语言迎接客人的到来。当她了解
了我的来意后，捧给了我足够的照片，我精
心挑选出其中的 3张，她热情地向我描述了
这一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像个孩子似的
抬头问我：“文章刊出后能送给我一份吗？”

“当然，不止一份。”她摇摇头表示不用，她只
是需要有一份作为收藏。

记得初次拜访戴爱莲时，中途我提出要
去洗手间，她立刻站起身来领我走进了那间
面积不大却十分整洁的洗手间。回到客厅，
她向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早年建的房子通
常一户只有一个洗手间，一个人使用不会感
觉有什么不方便。一次她的学生到她家来上
舞蹈课，中途说有事要离开一会儿，戴爱莲
放她去了。可是等了好久才见她回来，于是
就问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她要方便，出去
找厕所，找了很久才找到。她觉得有必要在
家里再建出一个洗手间来。于是就请工人师
傅在家里挤出一块地方，造出了一个客人用
的洗手间，所以现在房子里有两个洗手
间……她操着不太地道的汉语，认真地向
我描述着这桩她认为很重要的事。这时我
也明白了，当我提出要去洗手间时她那种
本能的反应。无意之中她所表现出的游离
于现实以外的本真和细致入微的善良，使
我忘却了她的年龄和身份，记住了她的可
爱和亲近。

看天色已晚，我便起身告辞，这时她从
里间屋里拿出一本书《戴爱莲——我的艺术
与生活》送给我。我郑重地接过来，翻过封面
请她题字，她说：“我的中文字写得不好，写
英文可以吗？”但她还是用汉字一笔一画认
真地写了“送给梁宾宾 戴爱莲 2004 年 11
月 14 日”。当我离开华侨公寓时，已暮色茫
茫，华灯初上，我走向霓虹闪烁的街道，走向
热闹的人群。眼看着秋日的落叶在橘黄色的
路灯下滑行，内心不免涌来几多悲凉。谁会
想到在中国，戴爱莲没有一位有血缘关系的
亲人，可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那幢闹中取
静的楼房里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和温暖的气
氛。戴爱莲一直保持着直爽、活泼、纯真、执
著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前
一次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
笑，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而她却
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拍过之
后，她把她的家庭服务员招呼过来对我说：

“请为我们俩拍张合影吧。”
2006年2月9日，90岁的戴爱莲走完了

她卓越的一生，临终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她留下遗
嘱，将房子和银行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
至此她留给自己的依旧是那个平和的心
境，留给世界的是她的全部——舞蹈艺
术，还有她的真诚。

■■现现 场场
小时候，听爸爸唱一首歌：“蓝蓝的天

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
方，百鸟儿齐飞翔……”我一下子就喜欢上
了这首歌，悠扬的曲调、美丽的色彩。最令
我向往的是歌中的场景，可是我不知道那
是什么地方。后来，进了学校，背着橘红色
的花书包，从蹦蹦跳跳到羞羞怯怯，才知
道遥远的天边有一种地貌叫高原。高原上
有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

追随着这些文字，一次次来到高原。
再后来，我到了青藏高原最西端一个叫阿
里的高原，不但看到了高原的美景，还体
会到了寒冷、孤独、雪崩和稀薄的空气，
深深地理解了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有一天，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我耳畔响
起。她叫刘兴秀，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
院，曾两次援藏，历时5年。她在给我朗
读她的 《云天之冠》。这是她在援藏期间
写出来的一本心灵感悟之书。她的声音是
那样悦耳，情绪是那样饱满。她激情荡漾
地朗读，我微笑着倾听。从太阳高挂在天
空，到漆黑的夜晚降临，我们一直在一
起，一直朗读与倾听。从她声情并茂的诵
读中，我知道了一个个故事。

在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一个小女
孩等了她两天，为的是送给她一把嫩绿的
豌豆角。在海拔 5000米的札达山上，人家问她想吃什么，她
随口说这里海拔高，羊肉一定很鲜美。两个小时以后，她果然
吃到了香喷喷的手抓羊肉。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下山途中，三
辆车相撞，她险些丢命。撞车前两分钟，她刚刚把挂在脖子上
的照相机取下来。如若不取，相机紧贴胸口，与车身剧烈撞
击，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她幸免于难，但鼻子流血，好一阵才
清醒过来。

朗读自己撞车经历的时候，她依然很流畅，好像这些故事
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她读到才旺拉和尼玛
拉的时候，停顿了好几次。一再给我解释，才旺拉和尼玛拉在
阿里地区某单位工作，一位是领导，一位是农牧业方面的技术
人员。她 2003年去札达县和普兰县旅行时，才旺拉给她提供
了车辆，他们三人同行。才旺拉 40多岁，普兰县人，对当地
情况非常熟悉。尼玛拉的老家在林芝，打算将来退休以后到拉
萨生活。

她的一再停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不管是才旺拉还是
尼玛拉，都不是一个藏族男人的全名，而是对朋友的昵称，这
里面一定有故事。忽然，我看到了她眼镜片后面晶莹的泪光。
她合上书本，伤心地对我说：“才旺拉去世了，大概2006年左
右。拉萨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我惊讶极了，我想给他家人
打电话，表示我的慰问，但没有打通。”

她说，才旺拉的死因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才旺拉的一个
朋友的家人去世了，要送到神山冈仁波齐的天葬台天葬。朋友
来跟他借车，才旺拉怕朋友对车况不熟悉，就主动陪同这位朋
友出车。车还没到天葬台，运送尸体的车就翻了，才旺拉和朋
友都死了。这一天，天葬台一下天葬了他们3个人。

她停在那里，把书放在膝盖上，我们两人安静的坐着，一
言不发。这种静默只属于最好的朋友，只有与西藏神灵相通的
人，才感应和触摸到彼此的忧伤。

2009 年 7 月 29 日下午，我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
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一位军官敲门
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我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
见了两个字，挽联。但是我不确定，待他签完字。我说，张副
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幅草拟的
挽联。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19 岁，
老家在内地农村。5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
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
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
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
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政委说：“这种事故几
乎每年都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
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怕面对战友父母哭肿的脸庞。这位战士
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
经从拉萨乘汽车往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
体还在太平间躺着……”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
面，什么也没有说。

张科，是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的军医，也是“中国武警
十大忠诚卫士”之一。在八大警种部队数万名官兵中，能荣获
此项殊荣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张科说起黄帅之死时，无奈
之情溢于言表。

2002年4月，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奉命挺进阿里，养护
和保通新藏公路叶城到萨嘎段。他们的专业术语叫上勤。从叶
城到阿里海拔一路飙升，路上遭遇暴风雪。张科是随队军医，
和战友们一样，也出现了头痛脑涨等高原反应，但只能忍着，
不能让战友们看出来，以免动摇军心。还没有到狮泉河镇，驾
驶员黄帅因为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
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给他输液吸氧，作
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
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武
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
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

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神山下的狮泉河畔时，黄帅就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而他，
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他却没有能力挽救一个活生
生的生命。这让他每当想起就痛苦不堪。

黄帅才25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官，妻子刚有身孕。黄
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
那里也是新藏公路零公里处。

每次下山到叶城，张科都要去祭奠众多的战友。他说，他有
愧于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战友，但又毫无办法，这种苦只有医生
才能理解。他经常下牧区，到农村，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分析病
情，找出规律，希望在高原病研究上有所突破。

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
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
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
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
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
子的脸上打去。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
老子前头！

战士们去拉拽父亲，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
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好不容易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的
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那血珠黏稠得如同寒冬的
蜂蜜，浓酽得化也化不开。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
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张科一字一句，缓慢地讲述，生怕我听不清楚，需要他重复。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重复这些话的，万不得已，也不愿意说出这
些事。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我一样。

听着这一个个故事，我感受到了一种静默的伤痛。我在静默
一个个纯洁的灵魂。那些曾经鲜活得如同雪莲花一般的生命，匆
匆而来，稍纵即逝。那些灵魂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静默，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最好的超度。

有
一
种
静
默
叫
伤
痛

□

杜
文
娟

深山藏虎溪
绵绵秋雨在通往帽儿山的公路上扬了一路墨迹。我们沿

着黑黑的墨迹接近虎溪窑。不过，秋雨还在空中洒了一层雾
气，让前途和目标变得神秘莫测。

道路两旁的草木沁出秋天的气息。雨点打在草木上面，
那些气息便滴滴答答迸溅起来，把整个旅途熏染得无比绚
烂。

一座又一座村落迎面扑来，随即向后闪去。整个大地缓
缓转动，另一个世界徐徐打开。一个世界打开的过程很像剥
笋，真面目总是最后出现。

我要去拜访的王丹，久闻大名却未曾谋面。他用方寸泥
坯刻画烧制出来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还未可知。可是，它的
神秘大门正徐徐打开。

后来，一道山影闪出来。朋友说，那就是帽儿山了。
帽儿山，便是虎溪窑的所在。
书法家王丹与画家王丹早已闻名。“陶印王丹”的诞生却

是留学日本时的一个偶然。在一个陶艺工作室王丹做成平生
第一方陶印，印文是“一字值千金”。那块松软的泥土变成风
骨印章，令王丹惊异。此后他便痴迷陶印。

1994年，王丹从日本回来，决定从事陶瓷印的创作。他走
了很远的路去寻找能够烧制陶瓷印的窑地，结果都失望而
归。可是王丹相信，有一个地方等着他，其实它就在锦州西北
的帽儿山。1997年，经朋友指路，王丹在帽儿山下的老虎沟开
始修建虎溪窑。一砖一瓦地铺衍，一石一木地构建。凡13年，
虎溪山庄终于初具规模，成为锦州的文化地标、扬名海内外
的艺术园林。

如今，王丹像一个隐士，隐居在这山间的窑地，屏气凝神
在小小的泥坯之上刻画，然后入窑烧制。王丹在柴草的噼啪
声中与远古的烧陶人沟通各自的平和与宁静，触摸人生的密
码玄机。

深巷出酒香，腐朽化神奇。那些用泥土煅烧而成的陶
瓷印变作价值千金的艺术品，成为国内外收藏者的至尊宝
藏。虎溪窑燃起的艺术烟火已然飘出深远的帽儿山，为外
人道也。

我以一种寻访隐士的敬畏心情走进老虎沟，沿虎溪清流

上溯，一步一步走进那座烟火缭绕的“白云生处人家”。

一只亲近艺术的猫
王丹已经在他的庄园恭候我们多时。
那是一个草木茂盛的世界，蜿蜒上山的长墙标明它的疆

域，象征性地把它与外界隔开，其实隔而未隔。院里一枝桃儿
大模大样伸出墙头，跟外面的杏树谈情说爱；院外的溪水沿
着山势而下，未经主人同意便闯进山庄，为主人留下小小一
个潭，又扬长而去了。

一只猫腾地从墙外跳进来，落地时抬头看了我一眼，然
后顺着走廊拐进一间画室。若无其事，脚步轻快，不知道它是
属于院外的山野，还是属于院内的生养。看样子它有权往来
于内部与外界，很像一个出入自由的使者。

跟王丹聊天得知那只猫的来历。
5年前当它还是一只猫崽的时候，它就像个“京漂”在京

城的街头四处闲逛。
它生来与艺术有缘。或许是喜欢听戏的缘故，有一天在

外面受了脚伤，竟然走进中国戏曲学院，打算在艺术的殿堂
里寻求慰藉。

就这样，它与王丹的儿子王天墨巧遇了。王天墨把它抱
回宿舍，收留它，为它疗伤。它便结束了流浪猫的生涯，从此
与艺术结缘。

王天墨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要去英国圣马丁服装学院
留学，不得不把它带回锦州托付给父亲收养。从此，它成为虎
溪山庄的一员，接受书法篆刻的熏陶。

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虎溪山庄不时便有“鸿儒”探访，不免大声谈笑；也常有
本地的“白丁”与主人往来走动。

而它只接受王天墨，对其他人一概加以戒备，包括书法
界的人士。

心有戒备，就慢慢地远离人群，最后它失踪了。
谈笑几日，王丹突然发觉那猫几天不肯抛头露面了，赶

紧四处寻找。工作室、烧制间、卧室、酒吧、回廊……所有的角
落都不见踪影。可是，夜里似乎还能听见猫叫。

最终，王丹望着悠远的山谷叹了一口气，心想——既然
不想留下，便是缘分尽了，由它去吧。

王丹正怅然若失，却听见头顶传来两声怯懦的“喵！喵！”
王丹抬头一看，愁云散尽。它爬到那棵高大的山毛榉上

去了。
可是，它死活不肯下来。这让王丹颇费了一番工夫。
王丹跟它解释，往来的都是艺术家，不会伤害它的。可是

它非常顽固，就是不肯接受王丹的劝说。
王丹无奈地打量这只倔强的小猫。这几天它日夜蹲在树

上不吃不喝，已经瘦得不成样子。所有的毛都呛起来，两眼无
神，萎靡不振。它几乎虚脱了。

王丹赶紧扛来云梯，把它抱下来，好生将养。安顿几天
后，它终于恢复过来，毛顺了，眼亮了，并且在它闪亮的目光
里多了几分信赖。打那以后，它渐渐与其他来客坦然相处。偶
遇雅集，还蹲在画案旁边歪着头欣赏玩味一番。朋友们戏称
这猫是一只亲近艺术的猫。

当然有时候还是回到山毛榉上去玩耍一番。它毕竟还是
一只很本色的猫。

王丹的呵护让它信赖所有人类，让它懂得书法家篆刻家
们温良的情怀。

在虎溪窑小驻半天，与王丹谈艺，看王丹写字、刻印。那
只猫时而旁观，时而远观，时而心猿意马关注窗外的飞虫。

王丹淡定、从容、温和，对生活对艺术均有高拔的体认和
坚守，我得以走近一个从事书法篆刻艺术的大家。他让我对
整个书法篆刻艺术产生一种信赖：他们是值得敬畏的中国文
化的传承者。

临别，我特意跟那只猫道别，因为我俩一定有某种共鸣。
不能言传，却可意会。

虎溪窑虎溪窑··猫猫
□□薛薛 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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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戴爱莲：：自然也是一种美自然也是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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